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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情绪和认知评价是相互影响的两个因素，而情绪和认知评价分别对应对方式产生影响，在前人的研究中得出，积极情绪体验下的个体较消极情绪体验下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积极成熟的应对方式，对事件刺激持消极认知的个体较对事件持积极认知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消极的应对方式。本文大胆推测情绪效价、认知评价与应对方式影响的关系，分析情绪效价和认知评价对应对方式是否存在交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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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是应激和心理健康的重要中介因素，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学生面对环境的巨大变化，他们承受着来自人际关系、学业、就业及生活等方面的压力。几乎每个学生都十分关注如何应对竞争的挫折及各种压力。面对压力时，个体会调动自身内部或社会资源来应付压力源的影响，这种自身内部资源或社会资源就是应对方式。应对方式是指典型的习惯性的解决问题方式的倾向，也可以被认为是应对一系列广泛的应激源过程中，人们通常使用的策略(或方法）。张林，车文博等（2005）将应对方式定义为个体在面对挫折和压力时所采用的认知和行为方式，或者称之为应对策略或应对机制。近来，应对方式是很多研究者研究的热门话题，情绪效价、认知评价对应对方式的影响一直只研究者研究的热点。
情绪是一种复杂的生理活动，以喜、怒、哀、惧为基本情绪，其他的复杂的情绪反应都是在四种基本情绪的基础上衍生而来，情绪因其对个体的行为反应和认知加工有重要的影响而被广泛研究，心理学家把情绪看作由许多关键成分所组成的复杂心理现象，通常包括主观情绪体验，生理唤醒，面部表情，及情绪行为等多种成分(陈小玲 2007)。而且，情绪是个体的愿望和需要的一种中介心理活动，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和相应的行为反应，情绪分为正性情绪（即高兴、愉悦等）和负性情绪（即难过、抑郁等）两种，当需要满足了个体的愿望时，个体就会产生正性的情绪反应并产生特定的行为反应，如高兴的情绪体验会让我们产生微笑或者手舞足蹈的行为反应；相反，如果个体的需要没有满足到自身愿望时，就会产生相应的负性的情绪反应和相应的行为反应，比如而难过的情绪体验则会让我们哭泣、愁眉苦脸的反应。
相较于情绪，认知评价就更显的晦涩难懂，其实早在1960年，Arnold首次提出认知评价的概念，此后，Lazarus将认知评价定义为针对压力事件对自身健康的意义而对压力事件及其涉及的其他方面进行评判的过程，主要包括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两个方面。初级评价是指在某一事件发生时，个体立即通过认知活动判断其是否与自己有利害关系。一旦得到有关系的判断，个体就会立即对事件的是否可以改变即对个人的能力做出估计，这就是次级评价。认知评价倾向也被称为一般结果期待倾向，指个体对于与自己有关的事件发展趋势及后果的信念和评价倾向，主要包括乐观和悲观倾向两类。即认知评价为个体从自己角度出发，对遇到的生活事件的性质、程度和可能的危害情况做出估计。
以往的研究表明，认知评价与情绪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即不同的认知评价会影响个体的情绪，不同情绪状态下，个体所测的认知评价也是不一样的，很多研究者为此做过很多研究，来探究认知评价和情绪之间的关系，关于认知评价和情绪之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认知评价是情绪产生的重要前提，而一种观点则认为，情绪是发生在任何评价之前，即有的情绪不需要认知评价的参与(姜媛, 白学军等. 2007)，针对于这两种观点，很多研究对其进行了验证和探究，发现，认知评价是情绪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不同的认知评价产生不同情绪，很多研究者通过回忆事件因素评分法，即让被试对自身回忆的事件从重要性、预期与中介等方面对事件进行评分，结果发现，不同方面的得分各不相同，以此得出事件或情境对个体引起的情绪感受受个体对其评价的影响(刘烨, 付秋芳等. 2009)；并且在有的研究中表明，认知评价会减少个体的情绪体验，但是个体的情绪生理现象还依然存在，即对一件引起个体悲伤的情景，当实验者让被试对情景进行认知评评后，被试的生理反应明显低于控制组(原琳, 彭明等. 2011)
而情绪和认知评价均对应对方式产生影响，通过对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实验得出结论，抑郁情绪下，抑郁程度和合理化、自责、幻想和逃避的应对方式上呈正相关，即若个体抑郁程度越高，个体就越倾向于选择合理化、自责、幻想和逃避的应对方式，即消极应对方式，若个体的抑郁程度较低或者没有抑郁情绪，个体就越倾向于选择求助、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即积极应对方式(杨美荣, 王腾宵等. 2009)；其他相关研究表明，焦虑情绪下，低焦虑组在肖计划的多维度应对方式量表上的解决问题、求助的得分显著高于高焦虑组，相应的，在合理化、自责、幻想和逃避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高焦虑组，即焦虑对应对方式具有负向影响，焦虑程度越高，个体就越倾向于选择消极的应对方式，如合理化、自责、幻想和逃避，焦虑程度越低，个体就越倾向于选择积极的应对方式，如解决问题和求助(刘萌, 廖淑梅等. 2009)。
而对于一件刺激事件并不会直接作用于人体, 它必须通过个体的认知评价及应对才能产生生理以及心理反应(佟洋, 王家同等. 2008)，比如情绪反应，以及相应的应对方式。认知理论认为: 认知过程是行为和情感的中介, 对事件或外界环境的认知评价直接影响个体的应对活动和心身反应。应对方式由相应的认知激起, 认知评价机制从多维度出发评估压力情境, 各个评估维度激起不同的应对计划和相应的应对策略。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 对压力情景的认知评价影响应对方式的选择、使用和频率, 应对随知觉到的威胁、阻碍、困难、期望和情境的可改变性等认知而变化。McCrae发现将情境视为挑战的认知将积极的看待整个情境并采用积极的问题应对, 视情境为威胁的认知将导致痴心妄想、寻求精神上的安慰或宿命。如果个体将事件产生的刺激和影响认知判断为对个体的成长和发展是有力的，那个体就倾向于选择积极的应对方式，如解决问题和求助的方式，如果个体把刺激时间视为一种威胁，则会更多的选择合理化和幻想的应对方式，即消极的应对方式。
纵观以往的研究，对于一件刺激事件，个体会通过初级评价和刺激评价判断刺激事件的性质、程度以及对自身的危害程度做出估计，形成一个对刺激事件的认知评价。同时，对于刺激事件与自身的愿望和需要相匹配，会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针对于个体而言，认知评价先于情绪产生，还是情绪先于认知评价产生，现有的研究者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可以得出的是，个体对于同一件刺激事件的认知评价不同，会影响到产生的情绪的种类，在不同情绪下，也会影响到个体对刺激事件的认知评价，即在认知评价与情绪效价相互影响的同时，各自对个体的应对方式的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认知评价、情绪效价对应对方式的影响机制如何？情绪是通过认知评价对应对方式产生的影响？还是认知评价通过对情绪的影响对应对方式产生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对此进行一个深入的探讨。所以本文大胆推测情绪效价、认知评价和应对方式三者之间能存在交互影响，情绪效价和认知评价对应对方式的影响是共同作用，或许还相互制约，在对应对方式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可以对情绪效价和认知评价的交互作用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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